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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　輯
「典型在夙昔—江兆申先生紀念座談會」紀實

　
　

江
兆
申
先
生
的
夫
人
章
桂
娜
女
士
於
二

九
年

慨
然
贈
與
本
院
江
兆
申
先
生
一
百
一
十
件
書
畫
藝
術
作

品
，
為
了
感
謝
此
一
意
義
非
凡
的
盛
意
，
本
院
於
二

一

年
四
至
六
月
，
舉
辦
﹁

原
翰
墨—
江
兆
申
夫
人

章
桂
娜
女
士
捐
贈
書
畫
篆
刻
展
﹂
以
兹
紀
念
。
為
緬
懷

江
兆
申
先
生
的
藝
業
，
於
四
月
十
五
日
邀
請
先
生
的
門

生
、
故
舊
及
同
仁
共
同
舉
辦
﹁
典
型
在
夙
昔—

江
兆
申

先
生
紀
念
座
談
會
﹂
，
由
本
院
周
功
鑫
院
長
親
臨
致

詞
，
教
育
展
資
處
朱
惠
良
處
長
主
持
座
談
。

　
　

當
天
參
與
座
談
的
有
歐
豪
年
先
生
、
張
臨
生
館

長
、
陳
葆
真
教
授
、
周
澄
先
生
及
高
仁
俊
先
生
等
人
，

大
家
談
論
著
江
先
生
作
為
師
長
與
長
官
時
的
身
教
言

行
，
如
何
提
攜
後
進
，
他
的
文
人
風
采
，
他
的
詼
諧
風

趣
，
交
織
出
江
先
生
鮮
為
人
知
的
一
面
。

　
　

距
離
江
兆
申
先
生
於
瀋
陽
驟
逝
至
今
已
十
四
年
，

但
在
眾
人
齊
聚
一
堂
回
憶
其
人
其
事
時
，
大
家
仍
有
無

限
的
追
思
及
懷
想
，
宛
如
江
先
生
的
行
止
風
範
猶
歷
歷

在
目
，
本
文
將
與
會
貴
賓
發
言
內
容
整
理
如
下
，
希
望

能
有
更
多
人
分
享
與
認
識
這
位
透
過
作
品
仍
然
不
斷
地

在
啟
發
當
今
藝
壇
、
藝
術
史
研
究
以
及
博
物
館
從
業
人

員
的
典
範
人
物
。

﹁
典
型
在
夙
昔—

 
  

江
兆
申
先
生 

紀
念
座
談
會
﹂
紀
實

張
沛
誼
、
浦
莉
安  

整
理

周
功
鑫
院
長
致
辭

今
天
大
家
齊
聚
一
堂
，
是
一
個
很

難
得
的
機
會
，
我
們
特
地
請
來
江
先
生
的

門
生
故
吏
，
與
大
家
分
享
在
與
江
先
生
相

處
的
那
段
日
子
裡
不
同
的
感
觸
與
經
歷
。

江
先
生
是
我
的
上
司
，
我
於
民
國
六
十
一

年
考
進
故
宮
，
當
時
年
輕
，
一
切
皆
在
學

習
中
，
有
幸
親
眼
見
到
江
先
生
於
治
學
所

下
的
功
夫
，
單
就
書
法
來
看
，
於
公
餘
之

暇
，
隨
時
看
到
他
勤
於
書
寫
，
臨
摹
石
鼓

文
就
三
百
通
。
江
先
生
的
博
學
與
學
養
來

自
於
勤
學
。
他
與
歐
豪
年
老
師
之
間
有
段

至
情
至
性
的
交
往
，
他
們
在
文
學
詩
詞
學

養
的
深
度
是
吾
輩
所
不
及
。
江
先
生
文
思

敏
捷
、
博
學
多
聞
，
我
們
在
任
何
時
候
都

能
跟
江
先
生
學
到
東
西
。
每
次
隨
同
江
先

生
巡
視
展
場
，
每
件
文
物
他
都
可
以
娓
娓

道
來
。
今
天
這
個
座
談
會
的
目
的
是
希
望

藉
由
各
位
從
不
同
的
角
度
，
分
享
每
個
人

對
江
先
生
的
認
識
與
相
處
的
點
點
滴
滴
。

會
後
我
們
將
為
本
場
座
談
會
的
發
言
作
成

紀
錄
並
出
版
，
謝
謝
各
位
的
參
與
。

主
持
人
朱
惠
良
處
長
引
言

今
天
邀
請
到
很
多
的
專
家
學
者
以

及
江
老
師
當
年
一
手
培
養
的
門
生
，
或
是

跟
江
老
師
在
藝
術
創
作
、
藝
術
史
領
域
上

互
相
切
磋
、
互
相
激
發
創
作
力
與
靈
感
的

貴
賓
。
由
於
江
夫
人
章
桂
娜
女
士
捐
贈
本

院
許
多
江
先
生
的
精
品
，
由
書
畫
處
策
劃

此
次
展
覽
，
因
此
除
了
配
合
有
一
系
列
的

學
術
性
講
座
外
，
特
別
由
本
處
舉
辦
這
場

﹁
典
型
在
夙
昔—

江
兆
申
先
生
紀
念
座
談

會
﹂
，
邀
請
大
家
一
同
分
享
他
們
對
於
江

先
生
不
管
是
做
朋
友
、
學
生
或
是
同
事
的

種
種
看
法
。

今
天
座
談
與
談
人
歐
豪
年
先
生
是

由
藝
術
界
的
角
度
來
談
論
江
先
生
；
陳
葆

真
所
長
將
著
墨
於
江
先
生
的
教
學
與
藝
術

史
之
成
就
；
江
先
生
的
大
弟
子
周
澄
先
生

將
提
及
老
師
的
治
學
方
法
及
身
教
言
行
；

前
故
宮
副
院
長
張
臨
生
女
士
則
回
憶
江
先

生
於
故
宮
服
務
的
日
子
；
故
宮
前
研
究
員

高
仁
俊
先
生
會
以
同
事
兼
鄰
居
的
角
度
，

分
享
著
與
江
先
生
互
動
且
鮮
為
人
知
的
趣

事
。
最
後
將
請
與
會
的
嘉
賓
來
分
享
對
江

先
生
的
追
思
懷
念
。

周功鑫院長致辭（賴鼎陞攝）

朱惠良處長致辭（賴鼎陞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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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兆
申
先
生
在
藝
術
界

  ■

歐
豪
年
先
生 

  

︵
書
畫
家
、
江
兆
申
先
生
多
年
友
人
︶

今
天
是
很
難
得
的
日
子
，
在
座
都
是

江
先
生
的
老
朋
友
、
同
事
、
學
生
，
而
我

作
為
江
先
生
四
十
年
的
老
朋
友
，
在
此
推

崇
江
先
生
在
藝
術
界
的
貢
獻
，
其
為
兼
容

傳
統
與
新
意
的
大
畫
家
，
在
歷
史
上
不
朽

的
地
位
是
可
以
肯
定
的
。

中
國
畫
派
分
有
南
北
兩
宗
、
吳
派
、

浙
派
等
許
多
傳
統
門
派
，
門
派
間
彼
此
易

產
生
鴻
溝
，
這
是
我
覺
得
可
惜
之
處
。
而

江
先
生
的
畫
風
是
南
北
宗
兼
具
，
吳
、
浙

派
都
融
於
其
筆
墨
之
中
，
打
破
了
門
派
的

鴻
溝
。
而
究
其
淵
源
，
乃
江
先
生
的
老
師

溥
心
畬
先
生
先
開
啟
了
此
兼
容
並
蓄
的
方

向
。
溥
老
的
畫
中
有
宋
人
的
筆
墨
，
對

吳
、
浙
兩
派
也
多
有
涉
獵
，
因
此
江
先
生

受
溥
老
影
響
，
有
著
開
闊
的
胸
襟
去
接
納

不
同
的
事
物
。
溥
老
去
香
港
時
我
於
旅
館

看
他
畫
畫
，
他
喜
歡
坐
著
、
盤
著
腿
畫

畫
，
或
是
舔
筆
作
畫
。
溥
老
的
作
品
讓
我

感
動
的
為
小
尺
幅
之
作
，
我
也
一
直
收
藏

著
溥
老
的
小
畫
小
字
，
感
覺
較
為
精
細
；

而
江
先
生
的
書
畫
則
是
越
大
的
作
品
越
讓

人
感
動
，
雖
是
以
古
人
筆
墨
作
畫
，
但
灌

注
了
個
人
的
歷
練
時
代
與
藝
術
精
神
，
散

發
出
新
的
氣
息
，
而
非
僅
為
師
門
筆
墨
。

除
了
繪
畫
外
，
江
先
生
的
書
法
、
詩
文
也

很
有
成
就
，
應
當
說
是
文
詩
書
畫
四
絕
，

此
為
我
對
江
先
生
美
術
成
就
的
觀
感
。

我
與
江
先
生
的
交
遊
來
往
，
起
自

於
四
十
年
前
，
當
時
中
國
文
化
學
院
︵
現
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︶
創
辦
人
張
其
昀
先
生
極

力
邀
請
我
回
台
灣
追
隨
他
致
力
美
術
教

育
，
還
有
另
一
位
鼓
勵
我
回
國
的
人
，
是

葉
公
超
先
生
。
公
超
先
生
對
我
說
，
中
國

畫
的
創
作
總
還
是
要
回
到
中
國
人
的
地

方
，
在
有
根
的
地
方
容
易
成
長
茁
壯
，
無

論
是
西
方
或
是
香
港
，
總
還
是
洋
地
方
，

所
以
民
國
五
十
九
年
我
就
回
國
追
隨
張
其

昀
先
生
的
教
育
工
作
。
回
國
後
公
超
先
生

問
我
，
美
術
界
有
哪
幾
位
人
才
是
你
賞
識

的
？
我
說
，
一
位
是
我
老
鄉
黃
君
璧
老
先

生
，
還
有
一
位
是
江
兆
申
先
生
。
公
超
先

生
問
我
，
你
怎
麼
也
會
認
識
江
兆
申
呢
？

我
說
因
為
前
幾
年
自
立
晚
報
因
一
些
美
術

方
面
的
活
動
給
我
來
信
，
我
看
了
信
中
的

字
後
，
覺
得
怎
麼
那
麼
像
我
一
直
注
意
到

且
讓
我
感
動
的
江
先
生
字
跡
，
後
來
終
於

知
道
原
來
這
些
信
就
是
江
先
生
寫
的
，
於

是
我
在
回
國
前
，
就
已
經
跟
江
先
生
通
過

信
，
也
有
交
換
過
幾
筆
書
畫
。
公
超
先
生

聽
了
還
特
別
邀
請
我
、
江
先
生
、
板
橋
林

家
的
林
柏
壽
先
生
一
同
聚
會
。

江
先
生
很
喜
歡
下
班
後
到
我
中
山

北
路
三
段
一
四
七
號
的
工
作
室
聊
天
，
工

作
室
是
張
其
昀
先
生
提
供
我
的
，
樓
下
是

文
大
的
書
店
。
江
先
生
有
時
一
星
期
來
訪

一
次
或
兩
、
三
次
，
我
們
談
天
說
地
、
吃

飯
飲
酒
、
一
起
作
畫
。
當
時
秦
孝
儀
先
生

推
薦
蔣
孝
勇
先
生
當
我
的
門
生
，
蔣
孝
勇

先
生
是
個
性
開
朗
、
逗
趣
的
學
生
，
也
常

會
跟
我
們
一
起
聚
會
。
我
便
跟
孝
公
建

議
，
可
以
請
江
先
生
教
孝
勇
寫
字
，
也
因

此
讓
工
作
室
充
滿
許
多
樂
趣
。
江
先
生
個

性
耿
直
，
下
班
後
來
我
工
作
室
，
常
跟
我

聊
工
作
情
形
。
他
對
蔣
復
璁
院
長
非
常
尊

敬
，
蔣
院
長
有
許
多
地
方
讓
江
先
生
非
常

感
動
，
但
偶
爾
兩
人
也
會
有
意
見
相
左
之

處
，
茶
餘
飯
後
他
就
對
我
一
吐
為
快
。
江

先
生
也
會
帶
朋
友
前
來
工
作
室
，
如
後
來

擔
任
副
院
長
的
張
臨
生
女
士
，
還
有
一
些

洋
朋
友
，
包
括Freer G
allery

的T
h

om
as 

L
aw

ton

館
長
都
曾
光
臨
，
使
工
作
室
增
添

許
多
光
彩
。
後
來
我
搬
到
信
義
路
的
水
晶

大
廈
，
江
先
生
也
擔
任
故
宮
副
院
長
，
因

彼
此
都
十
分
忙
碌
，
日
子
一
晃
眼
也
就
過

了
。

那
些
日
子
以
來
，
我
感
覺
江
先
生

是
很
直
、
非
常
風
趣
的
人
，
為
人
剛
中
帶

柔
。
當
時
畫
壇
上
有
許
多
如
﹁
六
儷
﹂
、

﹁
七
友
﹂
、
﹁
八
朋
﹂
等
畫
會
，
都
是
前

輩
畫
家
們
結
集
活
動
的
會
社
，
當
時
在
歷

史
博
物
館
等
處
聯
展
，
熱
鬧
得
很
。
江
先

生
年
紀
比
我
長
，
但
在
這
些
前
輩
面
前

我
們
算
是
年
輕
一
輩
的
，
在
一
旁
只
許

看
看
熱
鬧
。
我
在
台
灣
獨
來
獨
往
，
與

歐豪年先生（賴鼎陞攝）

圖一　 這是1974年日本水墨大家內山雨海來台時，與我夫婦同在歷史博物館聯展，當時雅
集的一張合作畫，江先生題字：「慕蘭秋菘豪年芋，內山雪藕生名湖，我為椒槃薦辛
辣，山家供給多嘉蔬。」歐豪年補題於後：「時適佐藤夫人隨來，余曰續貂有：『句
好留卿相對山廚』，江兄亦囑補題。」（賴鼎陞攝）

圖二　 同於一九七四年在竹移軒小集，江兆申畫、歐豪年題字：「翠竹窺檻態亦奇，山堂斜
日影遲遲，墨池晝永留清客，共說軒移竹不移」（賴鼎陞攝）

圖三　 江先生有一次酒後作畫，並自題詩：「水中長石乃長石之水，萼亦如雲，葉亦如薺，
墨白模糊是無理中之理，是不知底裡。」（賴鼎陞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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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先
生
的
往
來
讓
我
這
初
到
台
北
畫
壇

的
人
增
添
了
許
多
生
活
的
趣
味
，
相
當

值
得
回
憶
。
我
們
在
工
作
室
常
一
起
作

畫
、
寫
字
，
他
看
到
我
用
排
筆
作
畫
，

我
說
排
筆
可
以
用
來
渲
染
，
比
圓
筆
更

踏
實
、
快
速
，
他
覺
得
不
合
適
。
但
後

來
我
看
到
他
用
排
筆
，
我
問
他
原
因
，

他
便
說
因
讀
了
︽
紅
樓
夢
︾
文
房
四
寶

中
有
排
筆
，
所
以
又
改
變
了
看
法
。
這
些

趣
事
都
成
了
我
們
生
活
上
的
點
綴
。
︵
語

畢
，
歐
先
生
展
示
多
幅
在
工
作
室
中
與
江

先
生
共
同
創
作
的
墨
戲
作
品
。
參
見
圖

一
、
二
、
三
、
四
、
五
、
六
、
七
︶

江
兆
申
先
生
的
藝
術
史
研

究
與
教
學

  ■

陳
葆
真
教
授 

  

︵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藝
術
史
研
究
所
所
長

我
懷
著
非
常
懷
念
跟
感
激
的
心
情
來

參
加
此
盛
會
，
關
於
江
先
生
大
家
對
他
的

懷
念
是
永
無
止
盡
且
有
很
多
講
不
完
的
故

事
。
我
很
感
謝
江
先
生
曾
經
教
過
我
們
，

也
留
下
這
麼
多
才
華
洋
溢
的
作
品
，
且
其

有
豐
富
的
知
識
、
以
身
作
則
，
是
一
位
很

好
的
博
物
館
專
家
。
我
們
感
謝
師
母
這
麼

慷
慨
地
把
他
的
作
品
捐
給
故
宮
博
物
院
，

更
感
謝
故
宮
博
物
院
精
心
安
排
的
一
系
列

演
講
，
讓
我
們
有
這
個
機
會
能
一
起
懷
念

江
先
生
，
表
達
我
們
對
他
的
感
謝
。
我
是

來
談
一
下
江
先
生
藝
術
史
的
研
究
以
及
教

學
。
關
於
藝
術
史
研
究
是
個
大
題
目
，
我

已
於
四
月
八
日
的
專
題
演
講
﹁
江
兆
申
先

生
與
中
國
繪
畫
史
研
究
﹂
中
提
及
，
主
要

是
根
據
一
九
九
二
年
我
寫
過
的
一
篇
︿
江

兆
申
先
生
的
藝
術
史
研
究
﹀
和
二○

○

九

年
︿
中
國
繪
畫
史
研
究
的
過
去
與
現
在
﹀

這
兩
篇
文
章
的
總
和
。
現
在
我
僅
只
提
及

江
先
生
的
教
學
方
面
，
是
從
一
九
九
二
年

台
北
市
立
美
術
館
所
辦
的
江
先
生
特
展

︽
江
兆
申
的
藝
術
︾
圖
錄
中
︿
廬
山
高—

記
江
兆
申
先
生
和
他
的
藝
術
史
學
﹀
一
文

節
錄
出
來
。
大
家
如
果
有
興
趣
也
可
以
參

閱
同
書
顏
娟
英
︿
畫
家
的
左
手
﹀
，
也
是

當
年
我
們
上
課
的
一
些
經
驗
。

﹁
第
一
次
謁
見
江
先
生
的
印
象
是
令

人
難
忘
的
。
那
是
一
九
七
一
年
的
秋
天
，

那
年
故
宮
博
物
院
︵
蔣
復
璁
院
長
︶
與
台

大
歷
史
系
︵
陳
捷
先
主
任
︶
合
作
成
立
了

中
國
藝
術
史
組
，
開
始
招
收
第
一
屆
研
究

生
。
﹂
︵
註
二
︶

那
時
共
有
七
位
研
究
生
，
五
位
為

國
內
的
，
一
位
為
瑞
典
史
美
德
︵M

ette 

Siggstedt

︶
，
另
一
位
是
美
國
羅
傑
。
我
們

上
課
的
情
形
是
於
台
大
上
三
門
課
，
兩
門

是
莊
申
先
生
教
的
中
國
美
術
考
古
學
史
與

比
較
藝
術
史
，
還
有
一
門
是
研
究
實
習
。

圖四　 歐豪年畫米南宮拜石，江先生則補石並題詩曰：「人不癡顛，石不靈，米翁何苦眼生青，
從來傳說原無據，依樣葫蘆畫到今。」（本圖版權為歐豪年所有，林宏熒攝）

圖六　 歐豪年畫，江兆申題字：「菜根滋味」（賴鼎陞攝）

圖五　 最有趣是一九八二年江先生畫故鄉青巖，我題：「 原兄每誇其里有青巖，今繪山樹，豪年為點黃花，並列帆檣且吟小詩曰：
『青巖赤壁黃花崗，指點任君說故鄉；對酒更誇閭里好，遠遊湖海不相忘』。」（本圖版權為歐豪年所有，林宏熒攝）

圖七　 最後，也是最有趣的，是江先生酒後曾寫了一張紙給我，算是通牒：「豪年欠我
一牛，如不畫必以角觸之，如畫不好亦必以角觸之，總之請防此角也。」當我追
問他：「真的有那麼凶狠嗎？」他竟在紙上又加六字：「其實性亦溫柔。」原來
江先生生肖屬牛，上述這些，如今又都是珍貴藏品了。（賴鼎陞攝）

主
持
人
引
言

傅
申
老
師
曾
經
寫
過
一
篇
︿
努
力
的

天
才—

江
兆
申
的
書
藝
人
生
﹀
︵
註
一
︶

，

江
先
生
自
己
也
曾
經
說
過
：
﹁
沒
有
天

才
，
絕
對
不
可
能
成
為
一
個
好
的
藝
術

家
；
可
是
只
有
天
才
而
不
努
力
，
也
不
可

能
成
為
一
個
畫
家
；
但
只
有
努
力
而
沒
有

天
才
，
那
只
能
達
到
某
一
種
境
界
。
﹂
接

下
來
請
陳
葆
真
所
長
將
江
先
生
在
藝
術
史

上
的
鑽
研
與
成
果
跟
大
家
作
一
個
分
享
。

陳葆真教授（賴鼎陞攝）



2010年6月　5455　故宮文物月刊·第327期

專　輯
「典型在夙昔—江兆申先生紀念座談會」紀實

多
半
的
時
間
我
們
在
故
宮
，
由
故
宮
的
專

家
教
授
我
們
中
國
藝
術
史
領
域
的
知
識
，

包
括
李
霖
燦
先
生
、
江
兆
申
先
生
教
我
們

書
畫
，
江
先
生
教
鑑
定
方
面
的
課
、
譚
旦

冏
先
生
教
銅
器
、
那
志
良
先
生
教
玉
器
、

吳
玉
璋
先
生
教
瓷
器
、
傅
申
先
生
回
國
後

教
我
們
一
年
的
書
畫
鑑
賞
。
當
時
一
星
期

要
上
二
十
四
堂
課
，
但
是
因
為
是
全
新

的
，
所
以
興
致
高
昂
，
但
也
很
恐
慌
，
因

為
全
是
門
外
漢
，
沒
有
一
個
是
美
術
史
出

身
的
，
都
是
跨
領
域
。
我
們
於
緊
張
刺
激

裡
盡
量
學
習
，
當
時
上
江
先
生
的
課
是
最

緊
張
的
，
因
為
江
先
生
治
學
非
常
嚴
謹
，

教
學
相
當
嚴
格
，
他
私
底
下
很
溫
和
，
但

是
做
事
很
認
真
。
我
們
如
果
上
一
堂
課
遲

到
，
下
一
堂
課
他
的
臉
色
就
會
很
不
好
，

會
說
你
們
應
該
不
准
遲
到
，
大
家
就
會
戰

戰
兢
兢
。
那
時
候
，
江
先
生
剛
從
美
國
訪

問
一
年
回
來
，
在
書
畫
處
當
研
究
員
。

﹁
聽
說
江
先
生
要
為
台
大
研
究
生

開
課
，
博
物
院
裡
和
院
外
的
有
心
人
也
爭

先
利
用
各
種
管
道
來
旁
聽
。
課
室
多
半
在

寬
敞
的
看
畫
室
。
但
是
由
於
聽
眾
太
多
，

我
們
往
往
得
伸
長
著
脖
子
，
在
人
群
的
夾

縫
中
爭
睹
老
師
的
風
采
。
一
面
拉
長
著
耳

朵
，
努
力
聽
清
楚
那
些
從
沒
聽
說
過
的
高

論
，
一
面
手
中
不
斷
的
記
著
筆
記
，
同
時

眼
珠
子
還
緊
盯
著
老
師
的
嘴
形
變
化
和
手

勢
轉
動
。
唯
恐
聽
漏
了
，
或
看
丟
了
任
何

重
要
事
項
。
江
先
生
上
課
的
方
法
是
別
具

一
格
的
。
他
總
是
根
據
實
物
深
入
淺
出
的

說
明
，
而
不
空
談
理
論
，
或
濫
作
精
神
訓

話
。
他
的
態
度
嚴
肅
，
音
調
不
高
，
音
量

也
不
大
；
但
用
詞
精
簡
，
而
且
字
正
腔

圓
，
讓
人
印
象
深
刻
。

我
清
楚
地
記
得
他
第
一
次
上
課
的
情

形
。
我
們
大
家
在
他
的
辦
公
室
內
，
圍
著

一
張
矮
茶
几
坐
著
。
茶
几
上
擺
著
幾
件
書

畫
卷
軸
和
冊
頁
。
大
概
都
是
他
的
私
人
收

藏
。
他
望
我
們
一
會
，
然
後
開
始
動
手
示

範
怎
樣
打
開
和
收
起
那
些
卷
軸
和
冊
頁
。

同
時
，
還
告
誡
我
們
看
書
畫
原
件
的
時

候
，
在
行
為
上
要
注
意
的
某
些
禁
忌
。
事

情
看
似
簡
單
，
但
都
是
我
們
所
需
要
的
。

因
為
我
們
多
半
沒
有
接
觸
過
藝
術
品
的
經

驗
。
由
此
，
也
可
以
看
出
江
先
生
的
細

心
。
他
訓
練
學
生
的
手
法
，
往
往
是
從
基

礎
的
工
作
上
著
手
。
下
課
後
，
我
繼
續
回

味
著
他
示
範
時
的
表
情
、
聲
音
和
動
作
。

印
象
尤
其
深
刻
的
是
他
那
雙
小
巧
的
、
秀

氣
的
、
書
生
型
的
手
，
在
講
解
時
，
修
長

的
手
指
或
合
或
張
，
或
直
或
曲
，
各
種
指

向
都
有
它
獨
特
的
，
引
人
注
意
的
姿
態
。

上
﹃
書
法
鑑
定
﹄
的
時
候
，
他
那

雙
手
的
姿
態
更
是
引
人
入
勝
。
我
記
得

有
一
次
在
看
畫
室
上
課
，
室
中
一
張
大
約

長
十
二
尺
，
寬
四
尺
的
長
案
上
，
鋪
上
厚

厚
的
杏
黃
色
絨
布
，
上
頭
展
開
了
一
段
孫

過
庭
的
︽
書
譜
序
︾
。
江
先
生
手
中
拿
著

一
枝
竹
筆
，
一
面
告
訴
我
們
書
法
運
筆
的

各
種
技
法
：
何
謂
﹃
中
鋒
﹄
，
何
謂
﹃
偏

鋒
﹄
，
何
謂
﹃
逆
筆
﹄⋯

⋯

黃
庭
堅
的
楷

書
筆
法
如
何
，
趙
孟
頫
的
行
書
結
字
又
如

何
，
而
孫
過
庭
主
張
草
書
筆
勢
應
如
﹁
驚

蛇
入
草
﹂
的
意
思
又
是
如
何
如
何⋯

⋯

一

面
用
手
中
的
竹
筆
在
紙
上
起
、
伏
、
提
、

頓
地
示
範
著
。
當
他
覺
得
意
猶
未
盡
的
時

候
，
索
性
放
下
竹
筆
，
一
面
舉
起
右
手
，

五
指
拳
曲
聚
尖
，
開
始
摹
仿
毛
筆
的
造
型

和
在
紙
上
運
作
的
動
態
，
一
面
以
清
朗
緩

慢
的
聲
音
講
解
各
種
不
同
筆
法
所
造
成
的

特
殊
效
果
。
我
記
得
最
清
楚
的
是
他
在
解

析
顏
真
卿
書
法
中
﹃
蠶
頭
燕
尾
﹄
的
那
一

幕
。
特
別
是
說
明
捺
筆
收
尾
時
，
要
如
何

在
同
時
間
內
，
一
側
持
重
，
一
側
提
升
，

才
能
造
就
出
三
角
形
狀
的
運
筆
方
法
。
江

先
生
便
經
常
像
這
樣
來
解
析
書
法
。
而
這

種
由
筆
法
到
造
型
，
又
由
造
型
回
溯
到
筆

法
的
互
證
過
程
，
便
是
鑑
賞
書
法
的
不
二

法
門
。講

解
古
畫
鑑
賞
的
方
法
也
如
此
，

他
總
先
告
訴
我
們
一
些
原
則
性
的
問
題
，

比
如
山
水
畫
在
各
時
代
所
呈
現
出
不
同
的

構
圖
特
色
。
然
後
，
在
實
物
面
前
指
出
各

家
作
品
在
用
筆
和
設
色
方
面
的
特
點
。
比

如
，
何
謂
﹃
雨
點
皴
﹄
，
何
謂
﹃
斧
劈

皴
﹄
，
宋
人
染
色
往
往
十
多
次
，
而
且
雙

面
染
，
是
以
色
感
渾
厚
沉
著
；
明
人
則

不
，
是
以
顯
示
火
候
等
種
種
事
實
。

談
到
篆
刻
，
他
乾
脆
拿
出
刻
刀
和
各

色
石
頭
，
指
出
什
麼
是
田
黃
，
什
麼
是
青

田
石⋯

⋯

然
後
，
也
不
用
印
床
，
便
一
手

將
石
頭
頂
在
桌
面
上
，
一
手
持
刀
，
即
興

地
刻
起
印
來
。
刻
好
印
面
，
馬
上
刻
上
邊

款
。
手
法
快
捷
、
俐
落
。

對
他
的
學
識
、
口
才
和
藝
術
創
作
，

我
們
真
是
佩
服
萬
分
。
特
別
是
在
得
知
他

那
傳
奇
性
的
生
平
和
無
師
自
通
的
事
實
之

後
，
對
他
更
是
肅
然
起
敬
。
同
時
，
更
感

到
自
己
的
幸
運
，
能
有
這
樣
在
各
方
面
都

才
氣
縱
橫
，
而
敬
業
熱
心
的
名
師
教
導
。 

嚴
謹
、
審
慎
、
有
系
統
、
講
效
率
，

是
江
先
生
治
學
的
態
度
，
也
是
他
工
作
的

態
度
，
更
是
他
對
學
生
和
工
作
同
仁
的
要

求
。
記
得
一
九
七
五
年
七
月
，
我
在
他
的

首
肯
之
下
，
由
故
宮
資
料
室
調
到
書
畫
處

工
作
。
當
時
，
他
給
我
的
告
誡
很
簡
短
。

大
意
是
：
﹃
凡
事
不
要
好
高
騖
遠
，
而

要
從
工
作
中
取
得
經
驗
；
經
驗
可
以
累

積
為
知
識
；
而
知
識
經
過
審
思
便
是
學

問
。
﹄
﹂
︵
註
三
︶

江
先
生
可
能
也
跟
很
多
博
物
院
同
仁

說
過
，
﹁
博
物
館
不
是
你
來
做
研
究
的
地

方
，
是
你
來
工
作
的
地
方
，
學
問
知
識
是

從
實
際
工
作
累
積
來
的
。
﹂
他
也
在
別
的

場
合
一
再
講
溥
先
生
給
他
的
提
示
：
做
人

第
一
、
讀
書
第
二
、
書
畫
第
三
，
我
想
他

也
常
常
有
自
省
的
工
夫
，
這
是
我
們
後
學

者
常
常
會
記
得
的
教
訓
。

﹁
對
於
後
進
，
只
要
肯
學
，
江
先
生

總
是
給
予
指
導
。
至
於
訓
練
方
式
，
則
是

從
基
本
功
夫
作
起
。
我
在
書
畫
處
三
年
之

中
，
主
要
的
工
作
之
一
，
便
是
書
畫
編
目

工
作
。
辨
認
草
書
，
查
詢
印
章
，
登
錄
資

料
等
工
作
，
成
為
每
天
生
活
當
中
莫
大
的

樂
趣
。
遇
有
困
難
不
解
之
處
，
總
是
有
恃

無
恐
地
求
助
於
江
先
生
。
對
一
個
從
事
藝

術
史
研
究
的
人
來
說
，
這
種
實
際
與
藝
術

品
接
觸
的
工
作
經
驗
，
便
是
最
好
的
訓
練

了
。

江
先
生
在
週
末
時
，
通
常
都
在
看

畫
室
的
長
案
上
寫
字
或
作
畫
。
我
也
常
常

把
握
良
機
，
在
一
旁
觀
看
，
引
以
為
生
活

中
之
一
樂
。
我
喜
歡
看
他
那
些
古
雅
的
用

具
：
那
方
舊
製
澄
泥
硯
，
各
種
尺
寸
的
毛

筆
，
小
白
瓷
杯
中
各
色
的
顏
料
，
還
有
他

運
筆
落
墨
和
上
色
的
方
法
，
更
有
趣
的
是

看
他
寫
字
作
畫
的
神
情
，
以
及
偶
爾
放
下

筆
，
抽
幾
口
煙
，
兩
眼
直
望
著
紙
面
構
思

的
表
情
。

︵
一
九
七
八
年
的
春
天
︶
在
我
已

確
定
要
去
普
林
斯
頓
大
學
以
後
，
江
先
生

才
明
白
的
表
示
，
要
我
常
常
去
看
他
寫
字

作
畫
，
以
補
充
我
在
書
畫
技
法
上
面
的
知

識
，
江
先
生
就
是
那
樣
對
學
生
的
關
心
是

不
著
痕
跡
的
；
但
在
緊
要
關
頭
，
便
看
實

際
需
要
來
幫
助
我
們
。
於
是
，
我
更
珍
惜

每
個
週
末
看
他
畫
畫
的
機
會
。
﹂
︵
註
四
︶

我
每
次
想
到
這
段
生
活
總
是
非
常

感
謝
故
宮
博
物
院
給
我
的
工
作
機
會
以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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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先
生
不
厭
其
煩
的
教
導
，
而
縱
使
在
美

國
的
那
幾
年
中
，
江
先
生
也
不
忘
隨
各
種

機
緣
來
幫
助
我
們
，
大
概
是
一
九
八○

年

吧
，
那
時
正
在
哈
佛
大
學
讀
書
的
顏
娟
英

回
來
台
北
看
江
先
生
，
江
先
生
便
托
她
帶

一
件
作
品
送
給
他
在
紐
約
的
收
藏
家
好
友

顧
洛
阜
先
生
︵John C

raw
ford Jr.

︶
，
並

囑
咐
顏
娟
英
一
定
要
約
我
一
起
去
，
因
為

利
用
送
作
品
的
機
會
，
我
們
便
可
趁
機
看

到
顧
洛
阜
先
生
收
藏
的
作
品
，
顧
洛
阜
先

生
收
藏
的
宋
元
名
跡
於
西
方
是
非
常
有
名

的
，
便
是
於
那
次
的
拜
訪
中
，
我
第
一
次

看
到
喬
仲
常
的
︽
後
赤
壁
賦
圖
卷
︾
，

這
件
作
品
現
藏
於
堪
薩
斯
城
納
爾
遜
美

術
館
︵T

h
e N

elson
-A

tkin
s M

useum
 of 

A
rt

︶
。
這
類
的
例
子
不
勝
枚
舉
，
我
想

凡
是
他
的
學
生
都
曾
蒙
受
過
各
種
不
同
方

式
的
關
心
與
照
顧
，
他
的
才
情
、
風
趣
、

真
誠
與
敬
業
，
讓
我
們
欽
佩
、
感
激
與
懷

念
，
雖
然
他
已
逝
世
多
年
，
但
是
我
們
這

些
學
生
仍
然
常
提
到
他
，
想
到
他
，
特
別

是
在
每
年
的
春
天
五
月
，
更
特
別
是
在
今

天
這
樣
的
場
合
中
，
我
們
對
他
的
感
激
與

懷
念
是
難
以
言
喻
的
，
而
且
也
是
恆
久
不

變
的
。

江
兆
申
先
生
的
書
畫
、
篆

刻
藝
術

  ■

周
澄
先
生 

  

︵
書
畫
家
、
江
兆
申
先
生
大
弟
子
︶

我
跟
著
江
老
師
相
當
長
的
時
間
，
在

一
旁
潛
移
默
化
地
學
了
很
多
老
師
做
人
處

事
及
讀
書
的
方
法
。
江
老
師
詩
書
畫
方
面

有
目
共
睹
的
成
就
可
歸
因
於
他
的
家
庭
環

境
與
苦
學
所
造
就
出
的
深
厚
文
學
底
蘊
，

實
乃
是
成
就
其
藝
術
創
作
的
主
要
根
源
。

他
小
時
候
上
課
不
慧
斥
歸
，
在
家
裡
跟
母

親
念
書
；
後
來
又
到
上
海
，
父
親
也
很
嚴

厲
地
教
導
他
，
因
此
很
小
的
時
候
便
把
四

書
、
五
經
都
唸
得
很
好
了
。
我
們
也
可
以

從
江
先
生
的
年
表
中
︵
尤
其
渡
台
以
後
︶

可
知
他
是
有
規
律
、
有
計
畫
地
在
讀
書
。

我
在
師
大
唸
書
的
時
候
，
住
在
老
師
家

裡
，
雖
然
他
能
利
用
的
時
間
很
有
限
，
但

也
是
隨
時
都
在
作
功
課
。
我
想
一
個
成
功

的
文
人
藝
術
家
，
第
一
個
條
件
是
文
學
基

礎
一
定
要
很
好
，
如
陳
葆
真
所
長
說
的
，

他
能
將
很
多
細
微
的
地
方
用
很
清
楚
的
方

法
解
析
出
來
。
他
看
的
書
很
多
，
所
以
可

以
用
最
簡
單
的
方
法
闡
述
，
我
想
這
是
書

唸
通
很
要
緊
的
一
個
方
法
。

第
二
是
我
想
談
到
老
師
的
書
法
，
老

師
從
小
就
會
刻
印
，
九
、
十
歲
時
印
章
已

經
刻
得
很
好
，
且
可
替
別
人
刻
印
賺
錢
補

助
家
用
。
篆
書
要
寫
得
好
，
第
一
個
要
會

識
篆
，
要
對
小
篆
、
大
篆
、
文
字
學
等
有

基
本
常
識
，
才
能
寫
篆
。
﹁
篆
﹂
是
文
字

學
；
﹁
刻
﹂
是
技
巧
，
江
先
生
小
時
候
就

可
以
替
人
刻
印
，
且
受
到
長
輩
的
嘉
許
，

我
想
他
對
文
字
的
理
解
，
或
是
對
刀
的
掌

握
，
其
實
跟
書
法
都
有
關
係
。
我
們
可
以

看
到
他
以
前
替
別
人
抄
金
石
款
識
文
字
旁

邊
的
釋
文
小
楷
，
就
可
以
看
到
他
書
法
的

底
子
已
經
建
立
了
。
我
們
現
在
常
說
江
老

師
的
︽
九
成
宮
醴
泉
銘
︾
寫
得
最
好
，
認

為
歐
字
為
他
的
代
表
，
我
則
曾
在
高
中
時

看
過
他
寫
過
很
大
的
榜
書
，
就
是
學
校
圍

牆
的
標
語
，
可
以
寫
到
一
米
大
的
字
，
是

用
顏
字
來
寫
，
寫
得
很
好
，
而
且
不
是
用

筆
寫
，
是
用
一
團
棉
花
沾
了
墨
汁
寫
的
。

所
以
功
夫
好
，
不
一
定
要
用
筆
寫
，
就
像

武
俠
小
說
講
的
，
連
一
根
稻
草
都
可
以
拿

來
當
劍
使
。
江
老
師
的
書
法
要
比
畫
畫
花

的
時
間
多
，
或
許
成
就
也
都
要
來
得
高
。

後
來
我
們
看
過
他
臨
過
很
多
不
同
的
碑

帖
，
這
些
碑
帖
也
影
響
到
他
後
來
繪
畫
創

作
的
筆
法
。
我
記
得
他
練
過
的
許
多
字

裡
，
抄
寫
以
後
還
眉
批
，
眉
批
的
字
有
點

像
溥
老
，
行
書
很
秀
的
感
覺
。
後
來
到
故

宮
服
務
後
，
他
看
的
書
跡
也
多
了
，
臨
了

很
多
以
前
較
少
臨
的
魏
碑
、
漢
簡
，
以
及

一
些
偏
僻
的
碑
帖
，
我
們
很
多
師
兄
弟
幾

乎
都
有
老
師
的
書
屏
，
真
、
草
、
隸
、
篆

都
有
。
他
常
常
將
寫
字
的
心
得
寫
在
跋
文

裡
，
他
給
我
的
書
屏
裡
有
篇
隸
書
是
臨

︿
華
山
碑
﹀
，
他
寫
道
：
﹁
隸
書
如
果
寫

得
太
慢
，
就
會
太
遲
鈍
；
寫
得
太
快
，
又

太
草
率
。
﹂
所
以
他
覺
得
不
是
每
種
字
的

速
度
都
要
很
慢
，
每
種
字
體
需
用
不
同
的

筆
、
方
法
、
速
度
來
提
按
運
筆
。
我
們
常

說
，
繪
畫
中
筆
墨
是
個
骨
架
，
如
果
骨
架

健
全
了
，
穿
什
麼
衣
服
都
會
漂
亮
。
後
來

江
老
師
臨
帖
的
筆
觸
越
陳
越
老
，
他
退
休

到
埔
里
以
後
，
所
有
的
繪
畫
創
作
都
非
常

的
蒼
茂
、
古
樸
，
也
是
其
創
作
的
巔
峰
，

把
書
法
那
種
蒼
勁
的
筆
法
用
在
繪
畫
上

面
，
也
把
他
所
有
的
精
力
、
學
術
理
論
都

歸
納
於
他
的
筆
墨
裡
面
。
江
老
師
的
成
就

大
家
有
目
共
睹
，
他
能
有
今
日
的
成
就
，

我
想
最
主
要
的
是
他
會
利
用
時
間
，
他
要

上
班
、
教
書
、
寫
文
章
、
作
詩
、
畫
畫
、

寫
字
、
刻
印
，
各
方
面
都
需
要
很
多
時

間
，
他
會
掌
握
零
碎
時
間
，
用
最
集
中
的

精
神
去
把
它
完
成
。
所
以
我
們
今
天
看
到

的
作
品
，
都
是
很
完
整
的
，
但
其
實
都
是

利
用
很
短
的
時
間
先
把
構
圖
畫
好
，
再
找

時
間
完
成
。
我
們
看
老
師
畫
畫
，
可
能
是

先
下
筆
將
幾
個
想
法
勾
勒
出
來
，
等
我
們

下
次
來
上
課
時
就
已
經
畫
好
了
。
他
就
是

懂
得
利
用
時
間
，
用
最
短
的
時
間
做
最
有

效
率
之
事
，
對
所
有
的
事
都
是
如
此
，
這

是
他
成
功
很
重
要
的
因
素
。

每
個
時
代
都
有
不
少
成
名
的
藝

術
家
，
溥
老
被
譽
為
﹁
文
人
畫
最
後
一

筆
﹂
，
大
千
先
生
是
﹁
五
百
年
來
一
大

千
﹂
，
我
想
每
個
時
期
都
有
很
傑
出
的
藝

術
家
，
江
先
生
當
為
此
時
代
文
人
藝
術
家

的
楷
模
，
他
的
治
學
方
法
、
人
品
、
風
骨

值
得
我
們
敬
佩
與
學
習
。

主
持
人
引
言

我
讀
傅
申
老
師
寫
的
︿
努
力
的
天

才—

江
兆
申
的
書
藝
人
生
﹀
，
對
於
其

中
一
段
一
直
銘
刻
在
心
。
江
先
生
還
在
成

功
中
學
教
書
的
時
候
，
傅
老
師
有
一
天
去

拜
訪
江
先
生
，
看
著
江
先
生
左
手
抱
著
小

孩
，
右
手
在
抄
書
，
就
像
周
澄
老
師
講

的
，
他
非
常
會
掌
握
時
間
，
在
有
限
的
時

間
發
揮
最
大
的
效
能
。

江
兆
申
先
生
在
故
宮
的
日

子

  ■

張
臨
生
館
長 

  

︵
震
旦
藝
術
博
物
館
館
長
、
前
國
立
故

宮
博
物
院
副
院
長
︶

江
先
生
在
故
宮
工
作
、
生
活
二
十
多

年
，
要
談
他
在
故
宮
的
日
子
，
真
是
一
言

難
盡
。江

先
生
，
雖
然
做
到
副
院
長
的
職

位
，
我
們
習
慣
上
仍
然
都
這
麼
叫
他
，
因

為
先
生
是
尊
稱
。

他
以
自
己
紮
實
的
國
文
根
底
與
畫

畫
、
寫
字
、
刻
印
的
天
賦
，
受
知
於
葉
公

超
與
陳
雪
屏
，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江
先
生
因

周澄先生（賴鼎陞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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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負
債
，
開
了
第
一
個
畫
展
，
展
出
六
十

幅
，
賣
了
六
十
七
幅
。
葉
、
陳
二
位
貴
人

是
故
宮
管
理
委
員
會
的
常
務
委
員
，
又
把

他
從
成
功
中
學
老
師
的
職
位
拔
擢
到
故
宮

博
物
院
作
副
研
究
員
，
在
那
個
時
空
是
罕

見
的
，
好
像
是
坐
直
昇
機
來
的
一
樣
。
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，
大
陸
遷
台
的
故

宮
博
物
院
、
中
央
博
物
院
文
物
在
臺
北
的

外
雙
溪
安
頓
下
來
，
博
物
院
的
業
務
單
位

當
時
只
有
書
畫
與
器
物
兩
處
。
器
物
處
是

南
京
中
央
博
物
院
的
老
同
仁
主
掌
，
書
畫

處
則
是
北
平
故
宮
博
物
院
的
老
人
負
責
。

江
先
生
當
然
是
進
書
畫
處
，
莊
尚
嚴
先
生

和
那
志
良
先
生
都
對
他
很
照
顧
，
天
天
用

功
讀
書
，
整
理
書
畫
編
目
、
寫
展
覽
卡

片
，
浸
潤
在
古
書
畫
裡
，
他
作
得
不
亦
樂

乎
。
從
前
中
文
打
字
用
得
是
大
機
器
，
非

常
不
方
便
，
只
有
秘
書
室
發
公
文
才
用
得

上
，
因
此
陳
列
室
裡
的
說
明
卡
很
多
出
自

江
先
生
筆
下
，
江
先
生
的
文
采
當
然
是
很

高
的
，
觀
眾
常
來
信
反
映
寫
的
太
深
了
，

看
不
懂
；
又
抱
怨
字
寫
得
歪
歪
的
，
不
好

看
。
觀
眾
不
懂
這
是
江
體
，
不
是
歐
體
，

清
朝
包
世
臣
論
王
羲
之
的
字
，
說
看
來
參

差
不
齊
，
但
如
老
翁
攜
帶
幼
孫
，
顧
盼
有

情
，
痛
癢
相
關
。
只
怪
觀
眾
不
懂
得
這
番

境
界
。民

國
五
十
七
年
學
校
畢
業
，
考
進

故
宮
作
導
覽
員
，
在
故
宮
最
怕
的
人
就
是

江
先
生
，
他
長
得
太
嚴
肅
了
，
細
細
的
單

眼
皮
又
有
點
往
上
吊
，
說
好
聽
點
是
丹
鳳

眼
，
一
張
同
字
臉
，
不
苟
言
笑
，
望
之
儼

然
。
等
混
熟
了
，
才
開
始
沒
大
沒
小
的
，

他
也
吃
我
們
那
一
套
。
我
們
十
多
位
導

覽
，
大
家
好
吃
好
玩
，
無
憂
無
慮
，
組
織

了
饕
餮
會
；
也
想
用
功
，
每
次
換
展
覽
，

就
找
江
先
生
給
我
們
上
課
，
到
陳
列
室
示

範
導
覽
一
番
，
常
花
他
一
兩
個
鐘
頭
，
除

了
一
兩
位
，
他
可
以
說
是
來
者
不
拒
，
欣

然
樂
意
。

一
直
以
來
，
江
先
生
就
不
時
的
在

教
導
我
們
，
不
只
在
教
室
，
在
辦
公
室
、

在
閣
樓
咖
啡
廳
，
從
文
房
四
寶
的
硯
台
、

毛
筆
、
紙
張
到
裝
裱
、
治
印
、
作
印
泥
等

常
識
，
乃
至
於
運
筆
畫
畫
寫
字
，
樣
樣
都

仔
細
的
講
解
示
範
。
補
一
句
，
他
有
一
雙

非
常
漂
亮
的
手
，
只
是
被
香
菸
燻
得
有
點

黃
，
陳
耀
圻
導
演
電
影
︽
蒂
蒂
日
記
︾

時
，
曾
借
重
過
這
雙
能
寫
的
貴
手
，
使
江

先
生
津
津
樂
道
他
的
手
登
上
過
大
銀
幕
。

又
因
為
他
曾
經
做
過
國
文
老
師
，

所
以
我
們
在
國
學
方
面
也
獲
益
很
多
。
例

如
說
﹁
跨

﹂
，
郎
世
寧
畫
的
馬
很
寫

實
，
在
前
蹄
內
側
有
一
塊
斑
，
源
自
母
胎

中
馬
前
蹄
剛
好
夾
住
馬
眼
，
馬
眼
所
留
下

來
的
印
痕
就
是
這
斑
，
就
叫
做

。
馬
行

走
時
，
馬
後
蹄
落
地
的
痕
跡
超
過
前
蹄
印

痕
就
叫
跨

，
是
俗
謂
兒
子
超
過
老
子
，

跨

典
故
的
由
來
。
︽
幼
學
瓊
林
︾
裡
有

﹁
子
光
前
曰
充
閭
，
子
過
父
曰
跨
竈
﹂
，

但
是
名
與
實
、
文
字
與
實
物
掛
不
上
鉤
，

經
江
先
生
一
開
釋
，
豁
然
貫
通
。
若
干
年

後
，
捐
贈
恭
王
府
家
具
的
胡
惠
春
先
生
從

香
港
來
，
接
受
故
宮
招
待
，
因
為
家
具
歸

器
物
處
，
所
以
由
我
陪
同
參
觀
陳
列
室
，

胡
惠
春
在
大
陸
時
曾
做
過
故
宮
博
物
院
的

委
員
，
老
前
輩
作
興
考
問
，
看
畫
時
就
考

我
，
剛
好
問
到
跨

，
幸
而
江
先
生
教
過

我
們
！
沒
被
考
倒
。

聽
江
先
生
說
話
，
十
分
過
癮
。
沒

有
贅
詞
、
沒
有
廢
話
，
條
理
分
明
，
鞭
辟

入
裡
，
而
他
講
書
畫
這
些
專
業
的
題
目
，

更
是
精
彩
，
例
如
談
設
色
，
設
色
要
訣

是
﹁
下
筆
如
猛
士
，
磨
色
如
病
夫
﹂
，
石

青
、
石
綠
、
鉛
粉
不
易
溶
於
水
，
屬
於
不

透
明
色
。
石
綠
、
石
青
等
乃
硬
石
礦
，
結

晶
體
需
細
工
慢
研
，
不
可
用
力
急
。
石
綠

研
磨
過
程
中
的
層
次
，
有
頭
綠
、
二
綠
、

三
綠
、
四
綠
，
四
度
洗
鍊
、
篩
成
，
頭
綠

是
最
佳
者
，
色
最
淡
、
最
細
，
浮
在
上

面
。
談
上
膠
，
膠
有
廣
東
出
的
牛
皮
膠
，

或
是
山
東
作
藥
材
用
的
驢
膠
，
所
謂
阿

膠
，
還
有
用
魚
的
膽
囊
提
煉
出
的
魚
膠
。

膠
的
製
作
需
去
掉
油
層
，
提
煉
的
純
淨
才

好
。
加
膠
太
少
則
不
黏
，
太
多
也
不
行
。

上
色
之
前
，
先
用
藤
黃
、
花
青
調
色
，
打

透
明
底
，
再
上
色
上
膠
，
做
這
些
都
需
有

耐
心
，
一
通
染
完
再
來
一
通
，
常
有
九
遍

的
敷
彩
，
若
是
膠
上
得
不
足
，
裱
畫
時
，

色
彩
會
脫
落
，
古
人
還
有
在
正
反
兩
面
反

覆
傅
彩
的
，
所
以
設
色
畫
需
花
功
夫
才
得

其
精
。宋

人
山
水
畫
中
有
青
綠
者
不
多
見
，

元
朝
錢
選
、
趙
子
昂
、
盛
懋
才
開
始
用
青

綠
作
山
水
，
元
四
家
少
用
青
綠
，
明
中
葉

以
後
，
才
開
始
大
量
用
青
綠
，
但
技
巧
愈

來
愈
差
。
吳
派
後
期
乾
脆
用
青
綠
在
紙
上

平
塗
，
故
見
厚
厚
一
片
。
明
四
大
家
中
，

仇
英
青
綠
用
得
最
好
。
文
徵
明
青
綠
用
得

差
，
若
有
好
的
，
如
︿
長
松
平
皋
﹀
，

或
是
用
心
或
是
仇
英
代
筆
。
從
董
其
昌
以

後
，
提
倡
墨
色
潑
辣
，
故
對
於
著
色
也
想

施
以
簡
法
，
因
此
明
清
後
難
得
有
一
張
好

的
設
色
畫
。
如
王
時
敏
用
青
綠
不
襯
色
，

即
不
透
明
色
下
面
沒
襯
色
打
底
。
同
時
膠

上
得
太
厚
，
所
以
畫
有
不
均
勻
之
感
。
這

類
細
膩
的
講
解
功
夫
，
是
在
任
何
地
方
都

聽
不
到
的
。
江
先
生
喜
歡
把
頭
靠
著
沙
發

背
，
斜
欹
著
坐
著
，
兩
臂
擱
在
扶
手
上
，

雙
手
十
指
互
碰
，
這
個
坐
姿
可
能
是
他
覺

得
很
舒
服
、
放
鬆
的
狀
態
，
談
書
畫
常

識
、
說
掌
故
、
講
笑
話
、
連
帶
挖
苦
揶

揄⋯

經
常
是
在
這
樣
的
姿
勢
下
進
行
著
。

圖十　 出門看公雞（張臨生提供）圖十一　 拼出紳士像—吉人天相
（張臨生提供）

圖八　 秦俑出土，下面是江兆申的反
寫簽名（張臨生提供）

圖九　 人物畫（張臨生提供）

圖十二　 七碗茶（張臨生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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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先
生
是
冷
面
笑
匠
，
很
會
說
笑

話
，
還
倡
議
把
笑
話
編
號
，
以
後
說
笑
話

只
要
講
是
幾
號
，
大
家
腦
袋
裡
一
轉
就
會

轉
出
那
段
笑
話
，
就
可
以
一
起
開
懷
大

笑
，
豈
不
省
事
？
沒
人
把
他
的
話
當
真
。

先
生
是
安
徽
歙
縣
人
，
歙
縣
人
有
錢
，
所

以
開
當
鋪
的
不
少
，
像
大
藏
家
吳
其
貞
就

是
一
例
。
當
鋪
的
格
局
都
是
迎
面
一
堵
照

壁
，
相
信
這
擋
壁
牆
可
以
把
錢
財
守
住
，

而
擋
壁
牆
上
又
常
常
畫
上
丹
鳳
朝
陽
的
吉

祥
紋
飾
，
有
人
被
朝
奉
壓
榨
︵
當
鋪
掌
櫃

就
叫
朝
奉
︶
，
生
氣
得
在
丹
鳳
下
畫
一
個

烏
龜
，
就
成
了
丹
鳳
朝
陽
，
烏
龜
朝
奉
。

江
先
生
很
會
調
侃
人
，
也
以
此
為

樂
，
跟
他
在
一
起
，
言
語
上
一
定
吃
虧
，

好
在
我
們
臉
皮
厚
，
不
以
為
意
。
例
如
我

說
江
先
生
，
你
這
張
畫
筆
法
很
有
唐
寅

的
風
格
，
他
會
回
一
句
：
外
行
人
講
內
行

話
。
他
讚
美
人
也
不
太
直
接
，
只
記
得
他

誇
獎
了
我
一
次
。
有
一
回
克
利
夫
蘭
博
物

館
的
何
惠
鑑
先
生
來
台
北
，
晚
上
江
先
生

在
宿
舍
做
菜
款
待
，
飯
後
看
手
邊
的
畫
，

我
陪
侍
在
側
，
兩
人
看
了
多
件
手
卷
，
依

稀
記
得
有
文
徵
明
的
、
陳
淳
的
，
總
之
兩

人
棋
逢
對
手
，
討
論
得
不
亦
樂
乎
，
看
到

一
段
兩
人
同
時
覺
得
面
熟
，
又
都
想
不
起

來
是
哪
家
的
路
數
，
於
是
我
福
至
心
靈
插

嘴
進
來
，
覺
得
很
像
史
忠
的
，
兩
人
點
頭

稱
是
。
江
先
生
於
是
坐
直
了
，
鄭
重
的
對

何
先
生
介
紹
，
這
是
我
的
學
生
。

六○

年
代
，
西
方
學
中
國
藝
術
的

必
得
到
故
宮
鍍
一
兩
年
金
，
資
歷
才
算
完

整
。
所
以
故
宮
洋
人
不
少
，
有
幾
位
頗
有

程
度
的
來
請
教
或
拜
師
，
密
西
根
大
學
的

梁
愛
倫
教
授
帶
了
很
多
古
畫
照
片
來
請
教

畫
上
的
題
跋
，
沒
有
好
文
史
底
子
，
根
本

無
法
通
讀
這
些
行
書
、
草
書
的
題
跋
，
見

了
江
先
生
，
因
為
他
講
話
聲
音
不
大
，
精

簡
又
不
白
話
，
簡
直
是
聽
不
懂
、
被
嚇
到

了
，
不
敢
當
面
請
益
，
於
是
央
求
我
代
為

請
教
，
等
我
轉
達
了
對
方
的
怯
意
，
江
先

生
可
高
興
著
，
疑
難
一
件
一
件
大
多
迎
刃

而
解
，
令
人
佩
服
。
傳
道
、
授
業
、
解

惑
，
江
先
生
樂
此
不
疲
，
幾
位
洋
人
像
韓

莊
等
要
求
江
先
生
教
他
們
杜
詩
，
就
開
了

一
班
杜
詩
選
讀
，
我
們
回
馬
槍
是
江
先
生

媚
外
，
只
給
黃
頭
髮
的
上
課
，
這
招
管

用
，
他
只
好
也
讓
我
們
一
起
聽
。
教
學
相

長
，
相
互
問
難
，
也
是
江
先
生
津
津
樂
道

的
，
洋
人
中
，
安
那
堡
密
西
根
大
學
的
愛

瑞
慈
教
授
、
華
盛
頓
佛
瑞
爾
博
物
館
的
羅

覃
館
長
都
與
他
相
交
莫
逆
，
江
先
生
認
為

從
他
們
身
上
也
學
到
許
多
治
學
的
方
法
。

在
工
作
上
，
他
絕
對
是
一
位
好
長

官
，
他
就
像
是
母
雞
帶
小
雞
一
樣
的
教
育

圖十三　 1976年在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府上，歐豪年先生揮毫畫牛，左起：江兆申先生、秦孝儀院長、 
王惕吾先生、張臨生、吳平先生、王夫人（張臨生提供）

圖十四　 江先生贈送每位單位主管墨寶，讓我們不時地睹物思人
（張臨生提供）

著
、
照
顧
著
大
家
，
循
循
善
誘
，
心
思
細

密
，
絕
不
虧
待
部
屬
。
他
沒
架
子
，
常

幫
秘
書
接
電
話
，
作
留
言
。
處
長
任
內
領

頭
舉
辦
一
系
列
學
術
性
特
展
，
吳
派
九
十

年
、
元
四
家
等
造
成
轟
動
，
這
些
展
覽
圖

錄
於
今
都
成
為
絕
版
書
。
書
畫
處
的
工
友

老
牛
，
身
體
很
壞
，
好
幾
次
都
是
江
先
生

出
面
找
關
係
、
找
醫
生
朋
友
急
救
，
才
能

順
利
住
院
。
同
仁
家
有
難
處
的
，
他
也
私

下
幫
忙
。
我
們
有
時
工
作
作
煩
了
，
他
還

會
扮
演
張
老
師
，
鼓
勵
打
氣
。
開
會
太
冗

長
時
，
他
在
便
條
紙
上
畫
烤
鴨
、
燒
鵝
和

咖
啡
給
我
望
梅
止
渴
。
也
會
請
我
們
去
宿

舍
品
嚐
他
的
廚
藝
，
他
親
手
剁
出
來
的
獅

子
頭
，
是
不
過
油
就
能
汆
出
成
形
的
正
宗

獅
子
頭
。
他
帶
我
們
從
宿
舍
區
後
面
爬
山

爬
到
陽
明
山
，
去
看
林
柏
壽
的
收
藏
。

熟
同
事
結
婚
，
收
到
喜
帖
，
他
會
送

畫
道
賀
。
絕
不
是
那
種
逸
筆
草
草
的
應
酬

畫
，
我
們
都
領
受
到
那
份
真
心
誠
意
。
機

關
之
間
有
些
棘
手
的
公
事
，
江
先
生
常
會

自
備
書
畫
作
品
去
打
動
人
心
。
故
宮
主
管

的
辦
公
室
裡
他
也
都
送
字
﹁
補
壁
﹂
，
他

的
字
在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得
到
國
家
級
的
書

法
獎
四
萬
元
，
只
寫
了
榜
書
﹁
依
巖
﹂
兩

個
字
，
呂
不
韋
當
年
是
一
字
千
金
，
江
先

生
自
詡
是
一
字
兩
萬
，
同
仁
得
到
墨
寶
當

然
都
很
感
動
。
陳
夏
生
和
我
很
會
揩
油
，

過
年
就
說
江
先
生
年
關
封
筆
了
，
要
他
寫

字
，
過
完
年
又
說
新
春
開
筆
了
，
預
備
好

打
了
格
子
的
紙
又
要
他
寫
，
從
不
吝
嗇
。

他
非
常
勤
奮
的
練
字
，
石
鼓
文
就
寫
了

三
百
通
，
退
休
時
全
都
分
給
了
大
家
。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五
月
十
二
日
我
們

在
紐
約
大
都
會
博
物
館
開
宋
代
藝
術
史
研

討
會
，
江
先
生
過
世
的
消
息
傳
來
，
大
會

全
體
致
哀
。
好
幾
位
當
年
一
起
跟
他
學
杜

詩
、
學
寫
毛
筆
字
的
黃
頭
髮
都
在
現
場
，

不
勝
欷
噓
。
江
先
生
在
瀋
陽
的
講
臺
上
辭

世
，
走
得
瀟
灑
，
江
伯
母
於
今
為
江
先
生

的
畫
，
作
出
最
好
的
安
排
，
遺
愛
故
宮
。

還
記
得
江
先
生
六○

年
代
曾
經
接
下

商
務
印
書
館
寫
中
國
繪
畫
史
的
專
案
，
他

很
認
真
、
嚴
肅
的
著
手
準
備
，
最
後
還
是

覺
得
材
料
收
集
的
難
度
高
，
時
候
未
到
，

力
有
未
逮
，
於
是
放
棄
寫
藝
術
歷
史
，

他
說
：
﹁
我
還
是
來
畫
畫
，
創
造
歷
史

罷
！
﹂
他
沒
交
白
卷
。

︵
以
上
為
張
臨
生
館
長
特
為
此
次

座
談
會
撰
寫
的
短
文
。
於
座
談
會
當
天
，

張
館
長
還
提
到
歐
豪
年
先
生
曾
受
空
軍
總

部
之
邀
，
拜
訪
蘭
嶼
，
邀
請
江
兆
申
先

生
夫
婦
、
張
館
長
一
同
與
歐
先
生
全
家

人
搭
乘
空
軍
提
供
的
小
飛
機
前
往
蘭
嶼

遊
玩
得
十
分
盡
興
，
並
且
與
蘭
嶼
達
悟

族
原
住
民
同
胞
互
動
的
情
形
。
在
當
年

交
通
不
便
的
時
空
，
能
有
機
會
造
訪
蘭

嶼
，
也
是
江
兆
申
先
生
一
生
遊
歷
各
地
的

一
次
特
殊
經
驗
。
張
館
長
並
展
示
多
張

她
珍
藏
的
江
兆
申
先
生
七○

年
代
開
會

時
於
便
條
紙
上
畫
的
戲
筆
，
以
及
與
藝

文
界
人
士
往
來
的
珍
貴
相
片
。
參
見
圖

八
、
九
、
十
、
十
一
、
十
二
、
十
三
、 

十
四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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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義弘先生（賴鼎陞攝）

高仁俊先生（賴鼎陞攝）

虧
太
大
。
﹂
小
兒
便
開
玩
笑
說
：
﹁
那
您

是
不
是
要
收
回
去
啊
？
﹂
他
說
：
﹁
不

是
，
我
就
要
你
那
個
盆
景
，
這
樣
我
們
算

是
交
換
，
那
我
也
不
吃
虧
了
。
﹂
後
來
他

才
跟
我
說
，
剛
開
始
小
兒
拿
這
個
盆
景
回

家
時
，
他
就
很
喜
歡
，
就
很
想
要
了
，
但

是
當
時
沒
開
口
，
因
為
他
想
怎
可
巧
取
豪

奪
小
孩
的
東
西
呢
？
後
來
剛
好
就
有
這
麼

一
個
機
會
，
以
一
幅
畫
交
換
盆
景
。
江
先

生
直
說
我
家
佔
了
便
宜
，
沒
有
吃
虧
。
大

家
想
想
到
底
是
誰
佔
了
便
宜
呢
？

主
持
人
引
言

江
先
生
不
只
是
在
學
問
上
、
藝
術

上
，
還
有
吃
上
都
非
常
講
究
。
我
記
得
那

時
在
當
學
生
，
剛
進
故
宮
時
，
江
先
生
也

是
講
了
一
口
的
好
菜
。
有
次
他
跟
我
們
說

他
的
蟹
黃
豆
腐
做
得
很
好
，
他
也
是
要
交

換
，
說
：
﹁
朱
惠
良
你
去
學
韭
菜
盒
子
，

要
山
東
大
陸
乾
炕
出
來
的
。
﹂
外
面
賣
的

韭
菜
盒
子
都
是
油
炸
的
，
於
是
我
就
特
地

去
找
我
大
學
同
學
一
位
山
東
人
，
他
父
親

就
是
會
作
韭
菜
盒
子
，
還
特
別
到
他
家
從

揉
麵
開
始
學
，
炕
還
真
是
沒
有
油
的
，
做

出
來
真
的
是
香
甜
，
韭
菜
的
原
味
都
出
來

了
。
當
然
我
就
報
告
老
師
學
成
了
，
於
是

我
們
就
約
在
我
外
雙
溪
山
上
的
家
，
江
先

生
也
就
真
的
展
示
了
他
的
蟹
黃
豆
腐
，
而

我
的
韭
菜
盒
子
也
跟
著
出
爐
了
。
這
些
點

點
滴
滴
，
現
在
回
顧
起
來
歷
歷
在
目
。

與
會
貴
賓
憶
江
先
生—

 

江
老
師
的
身
教
言
行

  ■

李
義
弘
先
生 

  

︵
書
畫
家
、
江
兆
申
先
生
弟
子
︶

我
在
我
們
這
一
班
，
挨
罵
的
機
會
稍

許
多
一
點
，
因
為
跟
江
老
師
非
常
熟
了
，

所
以
江
老
師
罵
我
的
話
都
是
簡
單
明
瞭
。

每
次
跟
老
師
到
中
國
後
，
回
來
我
都
習
慣

放
一
些
幻
燈
片
給
他
看
，
我
太
太
呂
淑
珍

則
會
幫
他
錄
影
，
他
每
天
晚
上
於
茶
敘
時

要
瀏
覽
一
遍
，
看
了
之
後
說
沒
想
到
我
還

是
那
麼
好
看
。
因
為
晚
上
看
幻
燈
片
，
所

以
會
在
我
家
附
近
的
四
川
小
館
子
吃
，
飯

後
步
行
到
家
，
老
師
說
：
﹁
李
義
弘
你
是

怎
麼
挑
吃
的
，
這
個
也
能
叫
作
乾
扁
四
季

豆
？
﹂
想
想
就
知
道
我
對
吃
的
品
味
了
。

老
師
回
家
鄉
祭
祖
，
順
道
初
遊
黃
山
，
歸

來
那
天
空
氣
相
當
乾
燥
，
以
至
於
江
老

師
有
點
流
鼻
血
，
當
時
大
家
都
很
緊
張
，

尤
其
我
是
緊
張
型
的
，
一
上
飛
機
我
就
坐

立
不
安
，
直
問
江
老
師
有
沒
有
好
一
點
。

老
師
看
我
神
色
慌
張
，
若
無
其
事
地
說
，

既
然
已
坐
上
了
飛
機
，
什
麼
都
不
用
擔
心

了
。
到
了
香
港
才
知
道
是
颱
風
來
臨
之
前

造
成
空
氣
過
於
乾
燥
的
緣
故
。

其
實
老
師
的
一
切
言
行
舉
止
，
我

們
學
生
都
看
在
眼
裡
，
如
果
心
思
細
密
就

可
以
學
到
非
常
多
，
若
粗
心
大
意
的
話
，

眼
睛
一
飄
也
就
過
了
，
老
師
在
無
形
間
教

導
我
們
，
讓
人
慢
慢
感
受
。
記
得
有
次

我
在
他
家
裡
，
近
中
午
時
，
師
母
雖
然
不

在
，
飯
菜
早
已
備
好
，
於
是
老
師
簡
單
地

做
了
一
碗
湯
。
喝
完
便
告
訴
我
他
吃
飽
了

要
上
樓
睡
午
覺
，
我
就
於
他
家
中
的
書
房

隨
意
瀏
覽
，
在
書
房
裡
看
到
溥
先
生
彌
留

之
前
，
叫
溥
孝
華
把
筆
記
本
撕
下
來
用
簽

江
兆
申
先
生
在
故
宮

  ■

高
仁
俊
先
生 

  

︵
前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器
物
處
研
究
員

今
天
謝
謝
周
院
長
邀
請
我
參
加
這

個
座
談
會
，
我
跟
江
先
生
鄰
居
四
十
多

年
，
他
們
夫
妻
倆
常
會
在
吃
完
晚
飯
後
到

我
家
喝
茶
聊
天
。
大
家
一
定
知
道
江
先
生

除
了
是
位
藝
術
家
外
，
還
是
位
美
食
家
，

他
對
台
北
市
很
多
餐
廳
有
名
的
菜
都
如
數

家
珍
，
我
們
常
聊
烹
飪
、
做
菜
之
事
。
我

記
得
他
說
有
兩
道
菜
他
最
拿
手
，
一
是
紅

燒
獅
子
頭
，
另
一
是
炒
干
絲
，
炒
干
絲
是

江
南
名
菜
，
很
不
容
易
做
，
我
不
太
相
信

他
會
做
，
於
是
我
問
江
太
太
，
你
吃
過
你

老
爺
的
菜
沒
有
？
江
太
太
回
答
沒
有
，
我

又
問
，
那
麼
你
看
過
他
下
廚
做
菜
嗎
？
江

太
太
也
回
答
沒
有
，
所
以
我
就
想
他
大
概

是
吹
牛
吧
。
我
就
問
江
先
生
了
，
這
個
干

絲
是
要
怎
麼
樣
做
呢
？
他
竟
也
能
回
答

我
，
首
先
要
把
豆
腐
過
水
，
大
師
傅
可
以

片
成
四
十
片
，
每
片
厚
薄
均
勻
，
我
呢
，

大
概
可
以
片
三
十
片
左
右
吧
。
那
時
我
很

年
輕
，
跟
他
講
話
沒
什
麼
顧
忌
，
便
說
：

﹁
既
然
你
這
麼
說
，
不
會
是
吹
牛
吧
，
你

做
做
看
，
做
出
來
讓
我
們
嚐
嚐
，
看
是
不

是
真
的
。
﹂
當
時
說
完
後
，
我
覺
得
有
點

不
禮
貌
而
後
悔
，
但
是
他
沒
有
不
高
興
，

這
件
事
情
說
過
了
也
就
算
了
。
隔
沒
多

久
，
一
天
晚
上
的
晚
飯
前
，
江
太
太
就
捧

了
一
碗
干
絲
過
來
，
一
見
面
就
跟
我
講
：

﹁
今
天
非
常
難
得
，
江
老
爺
很
少
自
己
做

菜
。
﹂
這
件
事
情
就
突
顯
出
他
說
話
一
定

兌
現
，
絕
不
黃
牛
，
相
當
堅
持
誠
信
的
原

則
。

另
一
件
趣
事
是
他
搬
來
故
宮
宿
舍

與
我
比
鄰
而
居
時
，
宿
舍
很
小
，
前
面
是

個
客
廳
，
後
面
還
沒
加
蓋
起
來
，
於
是
他

想
把
後
面
加
蓋
，
可
是
靠
山
有
個
非
常
大

的
石
頭
，
石
頭
旁
有
個
小
水
池
，
他
竟
要

把
大
石
頭
跟
小
水
池
蓋
在
屋
子
裡
。
我
總

覺
得
奇
怪
，
這
麼
大
一
個
石
頭
怎
麼
蓋
在

屋
裡
，
後
來
他
還
是
蓋
在
屋
裡
了
。
加
蓋

的
房
間
看
起
來
是
相
當
別
致
，
但
是
陰
暗

潮
濕
，
我
說
這
個
不
行
，
這
怎
麼
能
住
人

呢
？
他
後
來
就
把
它
弄
成
了
一
個
客
廳
，

而
這
屋
子
裡
便
有
兩
個
客
廳
，
前
面
是
原

有
的
客
廳
，
後
面
則
是
加
蓋
的
客
廳
，
裡

面
有
一
排
玻
璃
檯
板
，
他
有
收
集
古
董
，

數
量
不
多
，
所
以
檯
板
上
陳
列
的
物
品
不

是
很
多
，
我
說
你
還
差
了
很
多
東
西
，
他

回
答
以
後
再
慢
慢
收
集

一
天
我
的
小
兒
不
知
從
哪
裡
拿
了

個
盆
景
，
這
盆
景
裡
長
了
個
小
松
，
松
姿

優
美
漂
亮
，
江
先
生
當
時
看
見
了
讚
不

絕
口
，
但
沒
表
示
任
何
意
見
。
沒
有
多
久

後
，
江
先
生
夫
婦
倆
晚
上
在
外
應
酬
喝

酒
，
不
勝
酒
力
，
司
機
把
他
們
送
回
來
，

扶
到
斜
坡
後
就
沒
法
再
走
下
宿
舍
前
的
台

階
。
正
好
我
小
兒
在
家
，
當
然
就
義
不
容

辭
地
幫
忙
把
兩
人
扶
進
屋
休
息
。
第
二
天

江
先
生
看
到
我
小
兒
就
說
：
﹁
謝
謝
你
，

你
幫
了
很
大
的
忙
，
我
要
感
謝
你
，
送
你

一
幅
畫
。
﹂
在
贈
畫
之
後
這
件
事
也
似
乎

就
這
樣
結
束
了
。
但
有
一
日
，
他
來
跟
我

小
兒
說
：
﹁
不
行
，
我
感
覺
送
你
畫
我
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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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
所
謂
的
骨
董
，
其
實
故
宮
有
個
不
成
文

的
傳
統
，
在
故
宮
工
作
的
人
本
身
不
作

真
正
的
收
藏
家
。
另
一
現
實
面
的
因
素
是

根
本
沒
錢
，
我
父
親
的
錢
拿
來
買
書
都
不

夠
，
還
要
過
日
子
、
養
四
個
兒
子
，
滿
辛

苦
的
，
所
以
根
本
也
不
可
能
有
什
麼
好
的

收
藏
。
所
以
他
常
常
到
附
近
的
古
玩
店
去

逛
，
古
玩
店
老
闆
也
常
抱
著
舊
字
畫
來
我

家
請
父
親
看
。
他
們
也
知
曉
父
親
手
上
有

些
張
大
千
先
生
送
的
畫
，
便
說
是
不
是
可

以
借
來
看
看
，
父
親
也
就
借
給
他
們
了
，

誰
知
有
好
幾
幅
大
千
先
生
題
送
給
父
親
的

畫
從
此
下
落
不
明
。
其
實
我
們
小
孩
子
只

知
道
這
些
古
玩
店
老
闆
常
至
家
裡
走
動
，

帶
字
畫
請
他
看
好
壞
，
及
央
求
父
親
幫
忙

寫
店
招
等
事
，
別
的
倒
是
不
太
清
楚
。
有

時
我
會
陪
父
母
親
到
山
下
走
走
，
就
會
一

同
去
古
玩
店
裡
看
看
坐
坐
，
所
以
認
得
老

闆
。
後
來
父
親
生
病
過
世
後
，
其
中
一
位

古
玩
店
老
闆
拿
了
一
張
簽
單
，
說
這
是
父

親
的
簽
單
，
我
看
了
覺
得
很
奇
怪
，
因
為

父
親
買
的
大
多
是
原
住
民
用
的
竹
簍
或
老

油
燈
一
類
的
東
西
，
一
向
都
很
便
宜
，
大

多
是
幾
百
元
，
連
上
千
元
的
都
相
當
少
，

老
闆
拿
的
則
是
好
幾
萬
的
簽
單
。
我
仔
細

一
看
，
原
來
是
老
闆
把
後
面
尾
數
多
加
了

一
個
零
，
這
是
其
中
的
一
位
。
另
一
位
則

是
問
我
父
親
手
上
是
不
是
有
一
張
原
本
是

他
的
舊
畫
，
我
說
這
張
畫
我
知
道
，
過
去

是
在
家
裡
沒
錯
。
老
闆
便
說
那
幅
畫
的
錢

其
實
還
沒
付
，
但
我
跟
老
闆
索
憑
據
，

老
闆
也
無
法
證
實
。
後
來
我
只
好
去
請
教

江
先
生
，
江
先
生
知
道
那
幅
畫
，
一
聽
便

說
畫
款
早
已
經
付
過
了
，
老
闆
是
來
誑
人

的
。
而
我
又
請
教
臺
靜
農
先
生
，
他
也
說

這
幅
畫
的
錢
早
已
付
清
，
兩
人
均
幫
我
證

明
此
事
。

另
一
件
事
是
父
親
過
世
以
後
，
雖

然
內
人
陳
夏
生
還
在
院
裡
服
務
，
但
是
她

的
位
階
不
是
副
院
長
級
的
，
因
此
她
總
覺

得
住
在
原
有
的
宿
舍
心
裡
不
是
很
踏
實
。

有
次
她
就
跟
我
商
量
說
，
人
事
命
令
已
經

發
佈
江
先
生
做
副
院
長
了
，
是
不
是
應
該

由
他
住
到
前
面
來
比
較
妥
當
，
我
們
應
當

跟
他
的
居
所
做
個
對
換
。
於
是
我
們
就
特

別
去
江
先
生
家
跟
他
提
這
件
事
，
當
時
他

只
表
示
這
樣
不
好
。
過
了
幾
日
，
他
特
別

來
跟
我
們
說
：
﹁
這
個
事
情
就
不
要
再
提

了
，
老
太
太
住
在
這
邊
已
經
很
習
慣
，
如

果
換
了
居
所
會
不
太
習
慣
的
，
所
以
這
件

註釋

1.  傅申，〈努力的天才—
江兆申的書藝人生〉，

《藝術家》，266期，
頁290-314。

2.  節錄自陳葆真，〈廬山
高—記江兆申先生和他

的藝術史學〉，《江兆

申的藝術》，臺北：臺

北市立美術館，1992。
3. 同註2。
4. 同註2。

字
筆
寫
的
一
些
字
︵
溥
心
畬
︽
病
榻
手

書
︾
︶
這
些
字
沒
人
看
得
懂
，
江
先
生
就

把
他
翻
譯
出
來
，
且
用
毛
筆
、
工
楷
書

寫
，
而
且
不
蓋
章
，
看
在
眼
裡
的
是
江
老

師
對
溥
先
生
的
敬
師
是
那
麼
真
切
的
存
在

著
。與

會
貴
賓
憶
江
先
生—

 

回
憶
先
父
忘
年
交
及
感
念

二
三
事

  ■

莊
靈
先
生 

   

︵
攝
影
家
、
前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院
長

　

莊
嚴
之
子
︶

我
們
與
江
兆
申
先
生
是
鄰
居
，
兩

家
距
離
大
概
比
高
仁
俊
先
生
家
多
五
十
公

尺
，
先
父
跟
江
先
生
為
故
宮
同
事
，
可
說

是
忘
年
之
交
。
雖
然
當
年
他
們
一
起
談

畫
、
寫
字
、
聊
天
，
這
些
我
都
沒
法
參

與
，
可
是
有
些
事
情
卻
是
親
身
經
歷
。
記

得
有
一
次
假
日
，
我
父
親
和
那
志
良
先

生
、
江
兆
申
先
生
、
傅
申
先
生
到
屈
尺
露

營
，
我
那
時
在
台
視
任
職
攝
影
記
者
，
也

帶
著
相
機
陪
同
前
往
幫
忙
留
影
。
依
稀
記

得
父
親
穿
著
夏
威
夷
衫
，
江
先
生
身
穿
樸

素
的
白
襯
衣
，
傅
申
先
生
穿
著
類
似
救
生

衣
的
背
心
。
可
能
是
我
父
親
提
議
看
誰
能

找
到
好
石
頭
、
靈
芝
和
漂
流
木
等
，
而
找

齊
了
就
湊
在
帳
篷
前
比
看
誰
撿
到
的
品
相

好
。
當
天
大
家
都
非
常
高
興
，
我
也
就
在

旁
將
當
時
情
景
拍
攝
下
來
。
或
許
因
為
他

們
都
寫
字
、
有
文
人
雅
好
、
常
常
一
起
吃

飯
飲
酒
，
早
就
成
了
忘
年
之
交
，
完
全
感

覺
不
出
年
齡
上
的
差
異
。

記
得
我
們
搬
到
外
雙
溪
故
宮
宿
舍

是
一
九
六
五
年
，
剛
進
去
時
院
子
很
空
，

我
父
親
就
請
施
工
師
傅
在
進
門
的
一
邊
利

用
山
石
挖
了
個
小
池
塘
可
以
養
魚
，
另

一
邊
種
樹
。
說
到
這
樹
我
也
有
點
功
勞
，

那
時
我
因
採
訪
植
樹
節
而
到
了
陽
明
山
，

林
務
單
位
就
送
給
我
幾
棵
樹
苗
，
我
就
拿

回
家
種
了
。
現
在
樹
都
還
在
，
大
的
已
有

三
、
四
層
樓
高
，
有
南
洋
杉
、
槭
、
馬
拉

巴
栗
︵
發
財
樹
︶
，
還
有
兩
株
桂
花
。
而

傅
申
先
生
有
次
去
北
海
岸
玩
，
看
到
一
塊

珊
瑚
礁
，
覺
得
姿
態
很
好
，
便
用
車
運
回

送
給
我
父
親
裝
飾
院
子
。
父
親
很
高
興
，

說
這
石
頭
的
姿
態
像
太
湖
石
，
當
時
江
先

生
也
在
場
，
大
家
便
商
量
請
工
友
幫
忙
砌

了
個
台
座
，
把
石
頭
撐
了
起
來
。
等
台
座

砌
好
，
三
個
人
非
常
高
興
，
傅
先
生
與
江

先
生
還
特
別
為
了
這
塊
石
頭
合
筆
畫
了
一

幅
畫
，
我
父
親
將
它
命
名
為
雲
豹
石
，
並

且
當
場
題
在
畫
上
。
後
來
這
畫
放
在
家
裡

的
一
個
老
式
木
櫃
中
，
櫃
子
裡
可
以
點

燈
，
燈
是
用
鎢
絲
燈
泡
，
外
面
還
有
個
防

止
東
西
碰
到
燈
泡
的
鐵
絲
罩
子
。
不
知
是

忘
了
關
燈
或
是
不
小
心
碰
到
開
關
，
有
天

打
開
櫃
子
發
現
裡
頭
是
亮
的
，
燈
泡
也
不

知
亮
了
多
久
，
我
們
趕
緊
將
橫
躺
在
罩
網

上
的
畫
卷
取
出
查
看
，
紙
已
經
烤
黃
了
。

由
於
是
捲
起
來
保
存
的
，
因
此
畫
上
也
多

了
幾
塊
黃
斑
，
但
好
在
並
無
太
大
損
壞
。

現
在
這
張
畫
我
們
還
保
留
著
，
也
是
他
們

往
來
時
的
趣
味
之
作
。

先
父
過
世
之
後
，
我
有
兩
件
事
對

江
先
生
非
常
感
謝
與
懷
念
。
我
父
親
很
喜

莊靈先生（賴鼎陞攝）

事
情
你
們
就
不
要
再
提
了
。
﹂

從
這
幾
件
事
情
上
知
道
江
先
生
對
所

認
識
的
朋
友
，
不
管
是
同
輩
還
是
晚
輩
，

都
非
常
關
照
，
很
多
事
情
也
非
常
細
心
。

主
持
人
結
語
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，
江
先
生
寫
信
給

大
陸
一
位
友
人
提
到
，
﹁
後
世
千
秋
萬
歲

名
，
不
如
今
生
一
杯
酒
﹂
，
可
知
江
先
生

的
生
活
情
趣
是
非
常
豐
富
的
。

今
日
請
了
藝
術
界
的
代
表
、
江
先
生

的
門
生
、
同
事
、
好
友
談
了
江
先
生
的
夙

行
風
範
，
經
過
這
個
座
談
會
，
相
信
在
各

行
各
業
，
尤
其
是
在
博
物
館
的
我
們
會
盡

力
去
實
踐
與
追
隨
江
先
生
這
樣
一
位
理
想

的
文
人
新
典
範
。


